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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水课”相反，“金课”是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代名词，课程设有一定“门槛”，对老师的备课
能力和学生的学习能力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需要师生共同努力“跳一跳”才能掌握。

然而，记者在实际采访中发现，“金课”并不完全等同于“受学生欢迎的课”，要受学生欢迎可能要
对课程难度做出让步。这让许多大学教师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家璇

“金课”≠受欢迎,老师陷两难
部分学生选课图轻松，课堂压力较大易遭学生“冷遇”

探究

课堂压力较大，易遭学生“冷遇”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 学生对课程的喜爱，
主要源自其主观感受，受个人兴趣、学习习惯、
对教师的喜好以及课程本身的难度等多种因
素影响。一门课程内容简单的课，如果授课老
师风趣幽默，也能得到学生的喜欢，但这并不
意味着课程本身是高质量的。

相反，一个严谨认真、对学术要求极高的
教师，即使其课程质量过硬，也可能因为课业
负担较重，而遭受学生的“冷遇”。

“这个学期一开始系统中就显示来自学硕
和专硕两个班的同学只有9位， 此后降到6位。
所以我一开始就有这门课（新闻评论研究）可
能开不成的思想准备。”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
院副教授马少华曾发文自叙“被学生放弃的滋
味”。他所授的《新闻评论研究课》前前后后已
经讲了十几年，近年来依然面临选课人数不足
而没能开课的情况。

该学院硕士生王菲（化名）表示，马老师所
授的《新闻评论研究》一学期要写2篇评论及1
篇小论文， 相比于一些讲座课或者其他相对

“水一点”的课来说，课业负担显然较大，而为
数不少的专硕学生因实习时间和精力分配的
问题倾向于不选择这门课。

“虽然我对于同学没选我课的不同理由都
能够理解，但作为老师即使对自己的教学再有
自信心，也不免有受挫的感觉。”马少华坦言，
虽然自己觉得“你没听我的课，是你的损失，不
是我的损失”，但老师的自信心、老师的职业价
值，毕竟还是由学生的需要支撑的。

湖南某高校一位教师告诉记者，她面向本
科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曾遇到过不少
学生试听后退课。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当她课
上询问尚未退课的学生，其他同学是不是因为
作业量大而退课时，“没想到一片点头表示赞
同”。

人并非天生的思考者，天生具有逃避思考
的本能与惰性，而一门“金课”挤出“水分”后，
会倒逼学生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简单
来说，“金课”兼具深度、难度、挑战度、创新性，
却更易让学生产生痛苦感。这样的课与轻轻松
松、 热热闹闹的课哪个更容易让普通学生接
受，答案显而易见。

让“金课”成为受学生欢迎的课
老师们还需努力

记者采访时发现，每个专业的学生
都会对某些专业课程“谈虎色变”。如拓
扑学、量子力学、电路原理、免疫学等课
程，因其高难度令学生难以喜爱，极少
受学生欢迎。

这类课因内容枯燥、抽象无趣、晦涩
难懂，学生学起来十分辛苦和煎熬，但是
这类课往往是通往专业发展之路的基础
课，是专业学习的基本功训练，学生不得
不学、无法割弃。多名受访专业课教师表
示，自己虽然已准备充沛、内容翔实、讲
授精湛， 但学生仍然难以对此产生喜爱
和欢迎，抱怨的话没少听过。

除此之外，目前我国高校教学组织
形式依然以班级授课制作为主体，大多
只能运用绝大多数人能够听懂、 学会、
学好的方式进行教学。而学生的思维逻
辑具有个体差异，必然会有人在此种学
习环境中听不懂、学不好。学生没学好
就一定是教师没教好？二者显然不能画
等号。

但也并非所有的教师都止步于此。
还是有优秀教师能够贴合学生的层次，
将课程内容娓娓道来，并且能够运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使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
式，将课讲好，让学生听懂，带给学生一
堂堂重深度、重难度、重参与、重思考的
高质量课堂。

湖南某高校教龄长达32年的土木类
资深教授说，“金课”拒绝形式的、表面
的活跃和热闹， 追求实际发生的教与
学，学生沉默和活跃都可以是“金课”的
阶段性表现状态。让学生全脑式投入学
习过程，情绪体验感美妙，知识收获感
充实，这样的课才是学生倾心参与、真心
喜爱的课，也是有内涵、有价值的以质取
胜的“金课”。

面临学生评分，教师不敢“较真”

在我国大部分高校，学生对课堂的即时满意度成为
衡量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这也导致不少教师为了获得
高评价而妥协，放弃原本更具挑战性和创新性的教学计
划，以“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心态来迎合学生的需求。

受访的湖南某高校人文社科类一位教师表示，他曾
经开设的一门关于量化研究方法的课程，原本设计得非
常有挑战性， 需要学习python、R语言等编程语言自主
编写项目程序。但因学生反馈课程太难、作业太多，他不
得不选择降低课程难度，减少作业量，只为“不得罪学
生”“不想得到低分满意度”。

另一位湖南某高校哲学教授受访时表示，他开设的
一门关于康德哲学的课程，因为要求学生深入阅读康德
的德语原著并进行课堂讨论，难度较高，导致部分学生
对课程评分打得很低。“‘金课’ 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深
度思考能力和扎实的学术基础，这必然要求学生付出更
多的努力和时间。如果因为课程难度大、学习压力大就
给予低分评价，这对老师来说是不公平的，对学生自身
的学业发展也是不负责任的。”

“有些学生不是将评教作为改进教师教学的方式，
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威胁手段’，使得很多教师不敢‘较
真’。如果老师真的严格要求，学生的评教分数会很低。”
湖南某高校负责教师教学发展工作的工作人员向记者
透露，当前已出现了“分数膨胀”的现象：为了获得更高
的评教分数，老师倾向于给学生更高的学习分数；而学
生为了得到高分， 也会相应地给老师更高的评教分数。
在某些学院，老师的评教平均分若低于90分，几乎就意
味着排名垫底。

既希望坚持教育的高标准，提供真正有质量的“金
课”，但又不得不面对学生对课程评价高低的压力，大学
教师们进退两难，无从取舍。

湖南师范大学学生们正在认真听课。 受访者供图


